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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回来的世界 

一 

于倩倩其实并不美。她完全缺少小说或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云鬓

如雾、面似桃花之类的条件，但大家都说她漂亮。也许是由于她匀称

的身段，也许是由于她优雅的举止，不知为什么，连路遇的人都往往

要回头再打量她几眼。特别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更有一种说不出的

魅力，常常使望着她的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感到衷心的喜悦，甚至情

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 

最早发现她这个特点的，是她那颇有点文学气质的父亲。“巧笑

倩兮，巧笑倩兮！”他连声地赞叹。于是，她有了这个名字——倩倩。 

妈妈坚决不同意。妈妈是做组织工作的，习惯于处处考虑政治影

响。刚刚胜利，进入大城市，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影响。别人的孩子

取名都是胜利、土改、建国、建设??你却取个什么倩倩，这不是没事

找事么？但爸爸坚持。连倩倩自己也顿着脚嚷：“就叫倩倩！就叫倩

倩嘛！”先是哭，后是笑，笑得妈妈也心软了——妈妈从来对哭的孩

子是严厉的。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倩倩?历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所有青年?

历过的各种风浪，生活在她身上同样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学会了颦

眉、叹息、愤?，有时甚至是哀怨、泪下如雨??同时，却依然善笑如

故。 

但此刻，倩倩没有笑，而是紧紧地皱着眉头，在凛冽的寒风里冻

得跺着脚，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白气，眼睫毛和双眉上都挂着冰屑。雪

花大片大片地降落着。天还没有亮。在北国严冬的黑暗里，她那条鲜

红的头巾在茫茫白雪中，就像一束抖动的火焰。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底，在北方一个大城市郊区的一个长途汽

车站，倩倩在等人。 



倩倩在等人。她已?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先是微笑着等，然后焦

灼地等，现在简直是愤?地等了。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是应该

来的。 

他是应该来的。倩倩今天不是平常出门，倩倩这是在走向新的世

界，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去战斗！而且，他明明知道，在倩倩迈出这

决定性的一步，踏上她人生重要转折关头时，她是多么需要他。他会

来的。 

他会来的，虽然他生她的气。半个月前，他们吵了一大架。哦，

吵得多么厉害呀！把千挑万选买回来的一套茶具，也摔得粉碎了。倩

倩不由得眉头越皱越紧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天，是冬日里

少有的一个暖和的晴天，她从教育局兴冲冲地回家。他正在她的房间

里等她。 

“批准了！哦，终于批准了！”她连笑带?，嚷得窗外枯树上几

只正在光秃秃树枝上梳理羽毛的小鸟一颤，都扑??地飞走了。 

他却一动没动，只是把手里的烟掐灭了，死死地往烟灰缸里捻。

捻，捻，明明一点火星都没有了，还在使劲儿地捻，捻得手上的青筋

都鼓了起来。 

一场风暴又要来临了，倩倩想。她忽然觉得那样疲倦，但还得打

起精神去安慰他。而又有什么需要安慰的呢？又不是生离死别，只不

过是调换一个工作。只不过是从城里调到郊区。只不过是她响应了号

召，按照常人看来，是做出了一点牺牲??其实，牺牲还没有开始，只

不过是刚刚下了个做出点牺牲的决心，阻力就这么大，生活就这么难。

而使她为难的恰恰不是别人，却是他。她一直以为最了解她、最爱她、

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终生和她联结在一起的他。 

他们已?吵了多少次啊，简直是无法计算。于是，倩倩把已到嘴

边的成串的话又咽了回去，执拗地沉默了。 



她没想到，两粒豆大的泪珠从他眼里迸落了出来。倩倩慌乱了。

她从来没有见他哭过，而现在，泪珠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了下来。不，

不是流，而是一颗一颗地往外蹦。 

她忽然觉得是那么的对不住他，于是慌忙走过去，挨着他坐下说：

“又不远，才一百多里路。我专门打听过了，每个星期都可以回来

的。” 

他仍然一声不吭。她看得出来他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抑制自己。 

“咱们照样可以结婚。”她嗫嚅着说，“我?想等我工作熟悉一

些??所以提出婚期往后推半年??如果你不同意，那??”那什么呢？如

期进行吗？那对陌生的工作显然会有影响的。她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

话呢？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话儿戛然断了句。 

她为难地笑了笑，怕他会抓住这句话，接着恳求她，于是，心慌

意乱地在心里重新排列说服他的理由。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腾的一

下站了起来，用手在脸上抹了两把，鼻涕眼泪抹了满脸。倩倩掏出手

绢，刚要给他擦脸，他却一把夺过扔在地上，用脚连踩几下，干?着

说： 

“问题不在一年半年。而是，而是，我这才了解我在你眼里的价

值，?来还不如一帮流氓。” 

“你明明知道那不是流氓，是学生。” 

“学生，那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 

“你明明知道那是由于‘四人帮’的毒害，他们沾染了一些恶

习??” 

“铸就了的废铁，出了窑的烂砖。” 

“他们不是废铁，不是烂砖，是人。人，人！” 

于是，一切又都从头开始。她向他反复解释再教育事业的必要性，

说重新恢复的工读学校多么需要教师，说自己已?熄灭的理想之火重

新复燃是多么不容易。而他，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理解，只是说她不爱

他，不尊重他。 



但这次，似乎他下了决心不再和她纠缠了，他根本不容她再讲下

去。“够了，幻想家，足够了！”他是那样恶狠狠地嚷着，“只有你

这样的傻瓜，才会相信那些?人的鬼话。” 

她愣住了。为了她主动要求调工读学校的事，他们争过、吵过。

在等待批准的两个多月中，他们不知闹过多少回，但这样直接攻击她

的事业心，践踏她的理想的话，却是第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摔茶具的呢？倩倩现在努力回想。是在这之前，

还是之后呢？是他先摔的，还是她呢？想不起来了，脑子里混沌一片，

只记得他一只她一只地使劲儿往地上摔。他摔完她用脚跺，她摔完他

用脚蹍。好像他们的不和全是这套茶具的罪过，不把它蹍成齑粉，就

无法解决问题似的。 

想到这儿，倩倩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这就是倩倩。她常常能在令

人十分气愤和十分伤心的事物中，同时发现一些令人发笑的因素。这

次，也是这样。当茶具越摔越响，越飞越高，最后倩倩的一只差点飞

到穿衣镜上时，两人都吃了一惊，同时停下手来。倩倩手里紧握着最

后一只茶±，他呢，却蹲在地上，用手指抚摸那碎片上的花瓣，脸上

分明流露出十分痛惜的神色。当时，倩倩就笑了起来。而他，则十分

愤?，带着一副被侮辱的样子，狠狠地盯了倩倩一眼，甩手走了出去。 

真是的，当时怎么会笑的呢？倩倩现在也不无歉意地想。当然，

倩倩不大爱这套茶具，那大朵大朵的紫花印在宝蓝的底子上过于强烈，

多少有点俗气。她比较中意另外一套，浅黄色的碎花印在咖啡色的底

子上，但他喜欢。他说结婚嘛，要的就是个喜庆，她依了他。在这些

问题上，她多半是依从他的。“身外之物”嘛，她爸爸常说。于是她

从小就学会了在所有的“身外之物”上给自己急转弯。不就是一套茶

具么？总会打碎的，打碎以后再买自己喜欢的好了。当然，她没有想

到它会碎得那么快?? 

而现在，她之所以还笑得出来的?因是：他们终于和好了。不同

于以前，这次和好得很缓慢。她的妈妈，他的双亲都出来做了工作，



但毕竟是和好了。他昨天还来帮她收拾了东西，并答应了今早来送她。

他会来的。 

他会来的。她和他相识了八年，好了两年。以前每次争吵，都是

他主动讲和的。这三个月，不同了些，多半是倩倩先去找他。有什么

办法，?让她“异想天开”地想要去工读学校工作呢？“异想天开”

吗？倩倩不知道，这是他说的。但她是那样被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所吸

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有什么不肯做的呢？她不但开了去找他的

先例，而为了这次争吵，她整整晚了两个星期去报到。多么大的牺牲

呵！难道来送送她还不是应该的吗？何况他自己亲口答应了的。 

然而他竟没有来。  天一点点地亮起来了。倩倩急不可待地一

次次地看表。离开车还有半小时，也许他路上出了什么事！那她可真

太对不住他了。不，不会的，他从来不是那种莽撞的人。还有二十分

钟了，也许他昨夜没有睡好，没醒过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剩

最后十分钟了，该来的人都来到了。最后的几个学生也来了。他们看

起来多么老实啊，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样子。他们为什么也晚了两个

星期呢？都是些什么?因呢？倩倩好奇地、却又极力装作老练地打量

着他们。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两分钟了，一分钟了??倩倩最后看了

一下表，毅然地踏上了车的踏梯。 

“倩倩，倩倩??”倩倩惊喜地回过头去。哦，?来是妈妈。她气?

吁吁地跑来，边上搀扶着她的却显然不是他。 

几乎来不及说话，车就开了。倩倩突然觉得想哭，妈妈呀妈妈，

明明说好不来送的。她手里什么也没有拿，该说的话早就说尽了，该

叮咛的也叮咛过一千遍了呀。倩倩最后一次向妈妈招手，妈妈没有招

手，她的手紧紧地掩着眼睛，看见倩倩回头，立即装作是用手遮在前

额挡住初升的耀眼的阳光的样子。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她的旧黑大衣

显得特别的黑，黑得那样古怪而沉重，显得那样孤零零的。妈妈的神

情也显得那样古怪而沉重，那样孤零零的。倩倩一下子明白了：妈妈

赶来，是因为知道他没有来。那么说，他是故意不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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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竟故意地没有来。哼！妈妈一定还去找过他，劝过他，甚

至，求过他。妈妈呀妈妈，你这真是何苦呢！ 

他终于没有来。 

妈妈沉重的、孤零零的，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使倩倩一下

子想起十年前妈妈送她下乡插队的时刻。那时，她却一点想哭的意思

也没有。她只是挥舞着头巾，高兴地唱歌来着。 

现在也唱歌吗？倩倩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现在可不行，这是公共

汽车，旁边还有学生。想起学生，倩倩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这才看

见学生旁边?来还有一个高个儿的中年男教师。他不停地照料着这几

个迟到的学生。哦，难怪他们这样老实。人家早就在工作了，而我??

倩倩抱歉地对他笑笑。他只冷?地点了点头，好像老大不高兴似的。

为什么呢？就为我一开始就请了两星期事假吗？那未免有点太不近

人情了。人家是自愿报名的。你知道人家多难呵！倩倩刚撅起嘴，忽

然想到，也许，这位老师根本不认识她呢。可不，她看他眼熟，那不

过因为他是那样普普通通的一个男人，每天在公共汽车上都能见到成

千上万。她知道他是工读学校的教师，那是因为他和学生在一起。哎，

真是的，倩倩不由得又有点想笑，她认错人的时候还少吗？ 

倩倩重又细细地打量起他身边的学生们，哦，他们的样子可真不

好看啊！倩倩不觉往后闪避了一下，可马上又坐直了。哦，我去，不

就是为了使他们改变么？他们会变得好看起来的。她心里突然涌起那

样一种幸福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挺起了胸。是的，孩子们，我是为了

你们来的。我没有错，我用不着对?有抱愧的感觉。这样想着，心里

倒对自己这两三个月来老有一种抱愧的感觉十分奇怪了。真是的，怎

么会的呢？于是，她真的由衷地笑了起来。 

窗外，雪花仍在成团地飞舞。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它们不再是

那样雪白了，仍然那样晶莹，却又染上??的色彩，似蓝，似粉，似紫，

似黄，是那样缤纷，那样?雅，却又那样辉煌。这和我那即将开始的



生活一样吧？倩倩想。她的眉头不知不觉地伸展开来，笑意越来越浓，

脸上竟浮起来两个深深的笑靥。 

二 

其实，倩倩的直觉并没有欺?她，那个男人是对她老大不高兴。

只是她弯儿转得太快，把他当成公共汽车上天天看见的千千万万的普

通男人了。 

他对她不高兴，是因为他们确实见过面。在决定她命运的那次谈

话时，他是招选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坐在桌子后面。当然，主要人物

是两位副校长，但她的眼光不止一次地从他脸上掠过，是应该认识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见面，他就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的缘故。 

“来啦？”他说，“行李重吗？”他接过她的行李，给她放在了

车上。可她只视而不见地松开了两手，根本没注意拿走她行李的是?。 

至于吗？他来了气，这么失魂落魄的，不就调换个工作吗？ 

他对她不高兴，还因为他根本就不同意要她。他叫黄树林，是工

读学校的教导主任。是的，在挑选新教师时，是他最先看的她的档案。

档案里干干净净，没得说的。出生，上学，入队，入团，下乡，插队。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现在是正式中学教师，而且是主动报名的。他很

满意，向两位副校长作了汇报，于是才有了那次的谈话。 

可是，谈话还没有开始，她刚从门外走进来，他就后悔了。 

她显得那样年轻，穿着浅黄色的罩衣，短短的运动头，发梢自然

地弯曲着，俏皮地遮住一点额头。见鬼，档案上不明明地写着一九五

一年出生吗？这哪儿像二十八岁的样子？！她还那样笑着，微微侧着

头，眼睛亮晶晶的，两个酒窝浅浅地浮在面颊上。往大里看，像个潇

洒的大学生；往小里看呢，说是个高中生也有人信。该死，一说话还

脸红呢。 

“你为什么报名上工读学校任教呢？”吴副校长问。 



“因为，因为??”倩倩侧着脸想了想，静静地笑了笑，“因为我

愿意。” 

这叫什么话？！倩倩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太孩子气，脸又红了。

她把左手交到右手里，紧紧握着，突然又抬起头来说：“我从小向往??

我一直向往过一种热烈而又诗意的生活。我曾?想过长大了当个??作

家，又想过当歌唱家??”看着黄树林愕然的眼光，她立即顿住口，赶

忙说，“后来，我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红卫兵??”她的脸上不知为什

么有一种很难过的样子。 

黄树林简直有点生气了，想起自己看档案时，“上山下乡”，是

对他起了作用的，他可完全没有想到她是这样一副未曾?过“锻炼”

的、天真烂漫的样子。她档案上的照片可是老气横秋的，比她  本

人严肃得多。 

“我爸爸是个桥梁工程师。他从小教我??我从他那儿懂得了建筑

是一种伟大的美??我妈妈一直做党的工作，她从小教我：人，要有理

想??”她还在期期艾艾地说着。 

“别说爸爸妈妈，说你自己。”薛副校长微微一笑，打断了她的

话，“你知道，到工读学校的教师，每人有二十块钱的特殊工种补贴

么？” 

倩倩愣住了。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挺起胸，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知道。也??也不想知道。” 

吴副校长不动声色。黄树林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这叫什么问题，

简直是侮辱人！但他对倩倩也不满意，怎么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在她说到她的爸爸妈妈时，他的心动了一下，他觉得她是真诚的，她

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可她说她完全不知道津贴费这件事，又使他觉

得她也许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天真。如果说?来他对她的不满只是她

的娇柔的话，那么现在他却认为她多少有点做作了。至于吗？何必还

那样挺起胸来！还是容易冲动呢！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由于爱冲动的

毛病，给教育工作带来的种种损失，不想要她的砝码又加重了几分。 



谈话已?有点发僵了，他还没想好该怎样转换气氛，吴副校长已?

收场了。 

“嗯，咱们今天这是头一回见面，都有点拘束。每个人都有一肚

子话，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他响亮地打着哈哈，“一回生，二回熟

嘛！以后说话的机会多得很呢。是不是呀？呵哈哈哈哈。怎么样，薛

校长，您要再没什么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黄树林看出来，薛人凤明明还有话，她的嘴唇嚅动着，可吴副校

长没容她张嘴的工夫，就那么稀里呼噜，打着哈哈，一阵风似的把她

卷了出去。 

后来在领导小组交换意见时，黄树林首先明确地表了态：不要！ 

薛人凤故作惊讶地张大了嘴：“哟，黄主任，初选不是您推荐的

吗？” 

  “那时我还没见过本人。”黄树林闷闷地说。 

薛人凤高兴地笑了起来。她人又矮又胖，声音却高亢而尖利：“我

同意黄主任的意见，不要！我本来还寻思，不知该怎么说服您呢。” 

“也得说说为什么吧。”吴副校长说。 

“那还用说！花朵儿似的，当演员合适，”薛人凤薄薄的嘴唇一

撇，“到工读当老师呀，没门儿。” 

“这不叫理由吧，”吴副校长慢条斯理地说，“人的一切都要美：

衣服、容貌、心灵、思想。契?夫是这么说的不是，我没记错吧？” 

他赶紧加上了注脚，因为他看见薛副校长的眉毛已?吊了起来，

他怕她又对他开展“拦腰大批判”。这样腰斩会议的事，在他和她共

事的几个月中已屡见不鲜，开头真是把他打得晕头转向，如今他已颇

有了点?验，于是他也就有了点办法。他急于把会议开完，底下还有

一大摊子事等着他办呢。 

他知道这位薛副校长准不知道契?夫是?。只要他理直气壮地说明

出处，她就会以为契?夫是位革命家或教育权威，从而避免一场风波。 



因为吴副校长的机智，会场上的人不由得都浮起了一丝掩饰着的

笑意。果然，薛人凤咽了一口唾?，连同咽回去了一句不知什么话，

光抛出了一个?长了的“哟”字。 

“哟——还美呢！咱们这儿可是工读，学生都狼似的。”看见别

人都板着脸，她的笑声停在了半空，“这话是有点粗，可是真理。”

看看这话也没得到预期的效果，她突然压低了声音说：“可能作风也

不怎么正派，正闹恋爱纠纷呢！” 

满座的人都为之一惊。黄树林和吴副校长对看了一眼说：“薛校

长，这种事可不作兴‘可能’，请您谈谈事实吧。”说着就拿出了小

本儿，准备记录。 

薛人凤这么来那么去地把倩倩和她爱人打架的事，添枝加叶地说

了一遍。大家不由得同时松了一口气。黄树林使劲儿地把本子往抽屉

里一塞。 

只有吴副校长没事人儿似的问道：“就这？要就这，那可算不了

什么作风不正派，也算不得恋爱纠纷。这是正常的矛盾嘛！说真格儿

的，咱们这些人来，?家没有一个半个?后腿的？?不是冲破了重重的

阻力的呢？”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仰天打了个哈哈道：“除非??

除非真是商量好了奔那二十块钱津贴来的。” 

他这话?是冲薛人凤去的，可话一出口，怕伤了众人，赶忙收篷

说：“我这可不是有所指啊，大伙都知道，我这人就好打个哈哈。” 

薛人凤是见了坡就下驴，“?也不会那么多心，都一个锅里搅马

勺这么些日子了，?还不知道?呀！”她又正色说，“还有，我看她对

工读也没什么认识，又是诗呀，又是唱呀的。这可是工读，还诗呢，

臭狗屎吧！” 

“我倒不这么看，”吴副校长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我觉得这女

孩子倒挺真诚的。她一时想说的太多，有点说乱了是真的。但总的意

思，我看还是可以懂得嘛！她说她小时候曾想当作家、歌唱家，这和

说她爸爸妈妈从小教给她追求伟大的美是一致的吧？她没说下去，因



为这个梦破灭了。她说她上过山，下过乡，是怕我们不要她，想告诉

我们她是?过锻炼的，能吃苦的。至于说她当过红卫兵等等，也无非

是想说她是真正追求过理想，想为革命献身的吧！她没说下去，因为

这个梦也破碎了，是不是呢？” 

“叫您这么一填充，句子倒是完整了。”薛人凤忽然也转了一句

文，“可咱们满世界找，不是要找做梦的，是要找能管住学生的。对

不对？” 

“人有时是要有些幻想的。”吴副校长沉思地说，“何况她的这

些梦代表着整整一代年轻人呢。许多人幻想破灭，从此沉沦下去。能

有这么一些继续追求，并准备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幻想的青年，我

看是好事。我们不但不该嘲笑他们，还该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真

正成长起来。这些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又是自命的教育家，

不是么？” 

他用眼轮流地扫了一遍在场的人们，又接下去补充说：“不错，

她的外表是娇气了些，可她能把工读事业和理想、和诗意、和美结合

起来，我看就很不简单。何况，她不仅仅是在做梦，她是要把这梦想

变成现实。她这不是来了么？”他转脸对着薛副校长说，“按您最新

的情报，您可真是我们的情报专家呀，要不说我们怎么缺不了您呢？”

他打了个哈哈，又正色说，“她来了，还是和爱人吵着闹着，推迟了

婚期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在她娇弱的外表下，还有着某些坚韧的东

西。所以，我看是棵好苗子。我说呀，咱们该要她。” 

领导小组一共五个人，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有一个派出所代表

老张，还有一个教务处副主任，主管生活的，名叫寇文章。 

老张首先表了态：“我看吴副校长说得在理。我同意要。” 

寇文章的话很短：“同意。” 

黄树林沉默着迟迟没有说话。他的思想在激烈斗争着。他讨厌薛

人凤，但她说的倩倩正在闹恋爱纠纷这句话对他起了作用。他对今天

青年人谈恋爱是深有所知的，虽然并不理解。至于吗？好起来黏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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